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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洒地兮血雨溅，
巨星陨落兮伟人眠。
苍天垂悲兮如铁寒，
烛火之殇兮天地暗。

燕山低头兮滦水咽，
南湖悲怆兮泪洒船。
国失良臣兮我失父，
华夏同悲兮江山怨。

真理在手兮天有眼，
熊罴待擒兮神赐剑。
道义巍巍兮高抵天，
日月长流兮浪涛卷。

妙手文章兮光华灿，
烛火永照兮满人寰。
妙手文章兮光华灿，
烛火永照兮满人寰。

——篇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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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翻动那个情节
那个大悲大痛的

历史的罪恶丑剧
情节，扭曲着丑陋与挣狞的面孔
向我的疼处走来
它几乎占据了我本以忧伤的心空

我不愿翻动那个情节

那是个黑暗又黑暗的日子
那是个凄楚又凄楚的日子
一支笔从历史的天幕
轰然

落下
白纸濡染飞溅的墨汁
空气凝固了
历史的脚步
瞬间定格

噩耗把国共两党的神经震撼
北京，苏联大使馆的铁门
终未抵挡住军阀的牙齿
——李大钊被捕了

一切都晚了
作为北方地区书记的他
险恶之前是可以脱逃的
可他坚信有《国际公约》
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不可侵犯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在野兽和强盗面前
法是臭狗屎
任铁蹄踏践
他没有收拾散落的文稿
目光扫视警察
沉着如山

“好吧，随便！”

就这么简单
其实，生和死就一步之遥
善良和邪恶
女神和魔鬼
也就一界之分

就在这个生冷涂灰的日子
就在“三一八”惨案之后
就在鲜血溅红天安门前的华表之后
四月六日上午
那个狡诈的张作霖下手了

当凶险的歹徒押解时
他没有惊慌
他为什么惊慌呢
他一个农民的儿子
没窃国没投帝
他的事业是惠光照天的事业
他的行为是救国救民的行为
他坐不更名
行不改姓
他的文章完全是对真理的探寻
他的言行是为百姓吃口饱饭
难道犯了天条吗

当黑暗隔断太阳时
他不后悔
他为什么后悔呢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
公然护送反动军阀的枪炮
耀武扬威于渤海之上
国际公约何在
领海主权何在
人民只是还一个公道啊
子弹扫射无辜的胸膛啊
当工人、学生、群众流血的时候
段祺瑞政府瞎了眼睛

当奸贼窃国的时候
当汗奸挡道的时候
他只是以一个国民的身份
号召良心大众
用“五四”的精神
用“五卅”的热血
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
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
反抗军阀卖国
难道错了吗

好嘛，匪徒发疯了
杀戒开始了
排枪，罪恶的枪
刺刀，罪恶的刀
扫射——
哒哒哒地炸裂
枪声的那一端
正义的拳头被杀戮
乱砍——
嘭嘭嘭地刺进
刀尖锋利得吓人
红的血泉从胸脯喷出
溅红了灰暗的天空

就是这样的速度
就是这样的场景
反反复复
复复反反
上演了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啊
枪击刀砍
刀砍枪击
每一秒钟都在死亡

今天的人们呀

你能理解这蒙太奇式的画面吗
这不是武侠电影
是活生生的历史断面
也许你会瞠目问我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这么野蛮
竟然如此惨痛
这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
段祺瑞的伪政府当政
这是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
上演的一出血惺

真理在这里受辱了
正义遭到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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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被乌云监禁的时候
大地失去了光明

鞭子对肉体说话
无非是皮开肉绽
——骨头不会开口
竹签刺进十指的时候
无非疼痛钻心
——骨头不会开口
昏倒了，冷水泼
泼醒了，又昏倒
还是大山般的沉默

我以为渣滓洞的酷刑是惟一
谁知早它二十年前就有了
不同的是时间
相同的是骨头的硬度
亏得这些野兽们的心机
把残酷推向极致

一个伟大的灵魂
经受着烈火的熬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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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悄声屏气
走近京师看守所
默默打量它的阴森黑暗
我的心越过铁窗的狰狞牙齿
窥视深处的花朵
体味那时的带血时光
是怎样漫过人的头顶

在监禁的时日里
他心静如水，始终坚守

“勇往奋进以赴之”
“瘅精瘁力以成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
嘴里念着，心上刻着

它巍峨于高山之峰巅
它浩瀚于大海之宏阔
它磊落于日月之光辉
它坦荡于湖水之宁静
问天下之恶魔
怎奈何于怀揣火烟的巨人

我看到了啊
灰暗的日子
明亮的心境
他铺开草纸
吐露他的心声
和后来的瞿秋白一样
和后来的方志敏一样
和后来的无数先烈一样
写下《狱中自述》
那可不是他的叛变供词
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
几十年后我读它
依然魂震心惊

“李大钊，字守常，
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
既无兄弟，又鲜姊妹，
好一垂老祖父教养成人。
……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
急思深究政理，
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
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值洪宪之变归国。
……
数年研究之结果，
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源，
……
惟吾中国，
自鸦片战役而后，
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
太平天国之变，
甲午之战，庚子之变，
乃至辛亥革命之变，
直至于今，
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

之下，
而未能解脱。
……
而长此以往，
吾之国计民生，
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
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
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
……
今日之世界，
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

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
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
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
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
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
政治纲领之下，
以抵制列强之压迫，
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
保护民众利益、
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

字字带泪
句句含情
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
大胸怀
大智慧
大告白啊
在一群白痴赌棍面前
只当对牛弹琴

冒似公正的审判结束了
宣判了——
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
——绞——刑
啥叫绞刑啊
这个魔鬼的杀人手段
就是把活生生的人
放进铁索的牙齿里
随着铁索的拉紧
把人活活勒死
据说这种刑具中国没有
是花重金从德国进口
这就是腐朽透顶的段氏政府呵
如此对待国家公民

我仰天长啸
直问苍天
世上真有上帝吗
上帝干什么去啦
对那些人间的败类
为什么不电打雷轰

苍天惊色
大地无声

我仰天疾呼
正义哪里去了
绿林好汉们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从天而降
劫那滚滚的刑车
解救无辜的英雄

依然是苍天惊色
大地无声

汽车上的他神色镇定
目光清明
也许他早有预料
也许他早有准备
他曾说：

“人生的目的，
在发展自己的生命，
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
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
因为平凡的发展，
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
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美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
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
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是呵，他今天
他现在
此时此刻
就走向那个绝美的
——佳境
从远方，从高天
梵音响起了
莲花盛开了
远天一片云岚升起
高山之巅驾一道彩虹

他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
他是宣告帝国主义一定灭亡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之后
走上绞刑架的
此时是
公元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
这一天，是个血染天惊的日子
那是怎样的惨烈呀
老天爷也熄灭了眼睛

我不愿意描述绞刑架的残忍
比绞刑架残忍的是人心
是豺狼蛇蝎心肠的张氏军阀
我不愿描述铁索的凶残
比铁索还凶残的是段氏政权
是日落西山的黑暗社会
据说绞刑是分层次的
从头到脚
从脖子到腰部
凡有肌肉神经的地方
铁索都一一绞过
四十分钟的血肉过程
也没绞死一个伟大的灵魂

在北京的西郊民巷
一个鬼哭狼嚎人民受辱的地方
在一片灰色的惊恐中
在神与鬼的角斗中
李大钊走了
呼啸着三十八岁的青春
他和其他十九位壮士一同走了
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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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了，我在想
在那个佛搭建的天堂
大钊啊，你是否还和从前一样
热爱庄稼，热爱花朵
热爱街头撒欢的孩子
你是否还写自由的诗篇
把河岸的晚风歌唱
你是不是沿着险峻的山峰攀登
眺望家乡的田野
一路撒下种子对根的怀想
你曾写下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那里还适用吗？
你是不是还在坚持
那可是你一生的向往啊

大钊啊，想你时
我总爱看青纱帐的绿波
你会从波涛中飘逸而来
抚我头项
给我笑容
我总在蝉鸣燕舞的夏季
把你的歌一一弹唱
大钊啊，我的亲人
你是否和我一样夜夜依偎母亲
在家乡的摇篮曲中
尽享那里的时光
……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同志就义85周年。为缅怀这位革

命先驱，诗人峭岩创作了长诗《烛火之

殇——李大钊诗传》。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

俯瞰历史，以历史真实事件为线索，有思想

有诘问，诗意地呈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

形象。在体例上，作者采用了屈原九歌的风

格为十章分别写了篇头诗，欲显沉雄、浑厚、

哀挽、激扬。本报选发长诗第九章，以表达对

李大钊同志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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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刚刚写儿童小说，20多岁。老臣则
30多岁，已经成为少年小说新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
我们偶尔便在会议上、私人聚会上遇见，一得空便谈各自的
生活，各自的独特体验，各自的文学方向和打算。他说写儿
童文学的时候总是先洗洗手，生怕脏了这个干净的活儿。恰
好我也是这样的。我俩的共鸣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彻夜长
谈。我们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星辰向文学发问，向自己发
问，生怕因为名和利的诱惑而疏远了艺术。我们也对文学的
商业化倾向表示了警惕（现在的事实证明，我俩的忧虑并非
杞人忧天）。他每每能从文学史的长度来评介我们所处的这
一段，他的观点总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们也曾经激动地指着
灯发誓，既然人性之中隐藏着那么多那么深的层面，既然对
灵魂的追问与文学表现如此无穷无尽，那么不写出流芳百
世的东西誓不罢休。老臣又补充说，咱们就当是给语文课本
预备篇目吧，所以我们写的文字务必美好、良善、悲悯、柔
软。我对此也是非常有同感。说到这里，我们都热血沸腾了。
于是便失眠。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时，清晨的凉意似乎能帮
人恢复理智，我们又怀疑起自己的才华。于是尴尬地笑笑，
悄悄收起行囊，赶紧跑回家去用功写作。

那时我在营口用功写作，他在葫芦岛用功写作。《瓜棚
雨夜》《初四纪事》《盲琴》就是老臣那时候的作品。

后来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再后来他留在北京发展。有
一次我去北京，他目光炯炯地跟我说：“我没有离开过文学，
我读的当代作品肯定比任何儿童文学作家读的都多。”我相
信老臣的坚守。因为我偶尔便收到他的短信，说读到了我某
一个新作，然后大加赞美一番。有一次他送我两个字：守成。
坚守的守，成功的成。我们都信奉这两个字。那些年他一边
从事经济活动，一边完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的新作《泡
沫》《开往秋天的地铁》《月光的价钱》陆续在期刊上出现。从
这些作品里，我仍旧能读到老臣的文学气质。因为它们延续
了从前的老臣，是从前的老臣在今天的继续和飞跃。近些
年，有人写儿童文学发了财，有人为了发财写儿童文学。老
臣是发了财再写儿童文学。相比之下，老臣的文字肯定更值
得期待。

文学的模样和气质肯定是有籍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老臣已在北京生活、创作多年，但老臣的儿童文学创作
一直属于东北，属于辽宁。他也一直担任辽宁儿童文学学会
副会长，并认真履行了副会长的职责。因此老臣的文学籍贯
属于辽宁无疑。

文学的籍贯却不能阻挡文学的足迹和影响。从这个意
义上说，老臣的儿童文学创作早就走出塞外，属于中国。

他的作品，比如从前的《盲琴》和近年的《泡沫》，以塞外
独有的苍凉与辽阔、深情与深意，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审
美气质。这些年来，我翻遍图书和杂志，一直试图找到能超
过《盲琴》的短篇作品，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多少收成。翻
遍自己的作品，则更是一无所获。

《盲琴》既简单到极致又复杂到极致，它既苍凉又温暖；
它当然是一篇小说，它也是一篇寓言、一篇童话；它诗意饱
满，也富含哲学和宗教的意味。

它曾经让我震惊，让我回味不已。现在则动摇了我的文
学自信，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再写作下去。一句话，它让
我清醒，也让我自省，更让我怀疑，怀疑那些比它更有名、比
它卖得更多的作品。我想，将来它还会在我的阅读记忆中闹
腾下去，让我不安和惭愧。

我真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评论的主流，进而改善中国儿童
文学的气质。这种气质，说它多珍贵就有多珍贵，说它多难
得就多难得。

因此老臣的文学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在进行新的创
作。我等着看老臣正在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

面对喧闹的文坛，我们都没有理由懈怠。
当年我们站在东北的大地和山林对人性、对灵魂发起

追问。我知道，在追问的铁道上只有始发站，没有停车站，更
没有终点站。

月光背后星光灿烂，星光背后银河漫漫，再往前是宇宙
浩瀚。

我们是一粒认真得可笑又执著的尘埃，前途是无边和
无限。

打树花
□袁学骏

有天整理书橱，发现一个纸包沉甸甸
的，打开一看是一块乌黑的铁渣。哦，想起
来了，那是去年元宵节从冀北蔚县带回来
的，可算是误藏在书堆的珍品了。

这是蔚县打树花的纪念。对打树花，
我一直心仪。两年前有人约我同往，却已
答应到正定看花会。去年蔚县组织了京津
冀作家记者元宵节采风团，便终于成行
了。那地方是蔚县西南与山西广灵搭界的
暖泉镇北官堡，但报道中多称“暖泉打树
花”。我们在傍晚时分未吃晚饭便驱车前
往，路上人多车多，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神
奇而来，为了一种特殊体验而来。

村里已经有一个打树花的专用场院，
摆着排排长凳，能坐四五千人，是产业化
了。我们靠前些坐下，听着喇叭里的当地
民歌，望着正前方那道城墙，见垛口上写
着“天下奇绝打树花”。下方画着一个城
门，门前便是一个大台子，两边是蔚县彩
色剪纸，右侧还有一个炼铁炉正在呼呼地
冒着红黄的火苗。这才想到，打树花要化
铁水，把铁水向城墙上泼洒。我从媒体上
看到过的，很是亮丽。今日我远道慕名而
来，怎么还不快打呢。数九寒天，北太行的
夜风很硬，我们瑟缩地期待着。一会儿两
位主持人上场宣布，暖泉打树花晚会开
始，便上演了几段歌舞，之后虔诚地举
行了祭祀仪式。紧接着乐声大作，见两
个人抬来一桶红红的铁水，人们便不由
自主地站起来，知道打树花要真的开始
了。一个穿着羊皮袄、戴着草帽的大汉
拿着一个白瓢走上台来，主持人报出他
的姓名，并解释这个瓢是柳木的、泡了
水的。汉子向观众鞠了个躬，便转身弯腰
舀起一瓢红水，猛然甩臂向城墙泼去。一
霎时，万朵金花哗啦溅出，迸过城头，笼罩
了舞台，笼罩了汉子，照亮了数千张笑脸
和飘着零星雪花的夜空。观众们不由自主
地“哇”一声，继而热烈鼓掌。一瓢，两瓢，
三瓢……这真是“钢花四溅”，灿烂无比，
奇幻绝伦。

柳亚子曾经在1950年国庆时写出“火
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现在是

“骏马秋风冀北”不夜天，蔚县打树花美名
不虚传。又想到盛唐时苏味道在《正月十五
日夜》中惊叹“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
激动地描绘了那时京城元宵之夜的盛况，
大为皇家下令通宵不禁、官民同乐而欢欣。
我的思绪被新一轮打树花打断了。第二个
大汉上来就快速地一瓢瓢连打，花弧如虹，
花雨缤纷，真像是九霄银河决堤了。第四个
上场的是一位老者，介绍说他是省级“非
遗”传承人，技术最高。他不负众望，把第一
瓢铁水甩得很圆很高，观众又是一片惊呼、
跳跃。心想，这也是一种天女散花，是人间
百姓散出的真情铁花，是滚烫灼人的节日
之花。云南傣家人泼水嬉戏让人清凉爽快，
北方京西蔚县人熔铁打花却使人心热身
暖，正应了暖泉之名。

打花人斗胆玩火，戏耍那沸点高达
2750 多度的钢铁之液，把自己沐浴在随
时都会被烫伤的花雨里，把自己置身于
炽烈的险境中，那不就像在枪林弹雨之
中吗？他们不怕，那是艺高人胆大，是赴

汤蹈火、斗危弄险，让人从中看到古泥河
湾人那股英雄气，古时代国、蔚州人闹元
宵求吉祥的心气，战胜一切灾难与困苦
的士气。每个打花人都是一副英姿勃发
的挑战姿态，一种慨而慷的大无畏心理。
这是燕赵风骨犹在。他们那有力的一甩，
那倾心倾志的一泼，那一刹那的勇猛与
熟练的优雅，不知道会有几万朵铁花瞬
时生成，更不知全场会有多少亿兆的金
星出现。树花是铁水变成的，是臂力、胆
量和技巧变成的，更是用生命的激情撞
击而成的。撞击，专碰南墙，才产生出这
生命力量的奇观。打花人就是用这种有
意撞击，让生命变成令人惊异狂呼的奇
幻，变成作战般的勇士之光与火焰文化。

惊心动魄，亢奋不已呀。其间意识到，
“打树花”与古时“火树银花”相合，火药礼
花、铁水金花都是心灵的闪现。打树花，打
树花，这是泥河湾子孙们的发明，是他们
代代传承的独有绝艺。打树花，打树花，
这是蔚县人为新一年的一切辛劳壮行，
为一切美好愿景开路。打树花，打树花，
又是蔚县儿女艺术地展示自己的奇绝之
美，创造着自己动态的璀璨形象，更是中
国北方农家面向现代世界的精彩亮相。
于是有人呼喊：“打树花，世界一绝！”也
有人喊：“我爱蔚县人！”

我们这些前来观光、寻找节日新欢的
人们，在阵阵惊悸慨叹中，那心潮怎能不
如海浪汹涌，又怎能不凝炼出千度铁水般
的灼烫诗情呢！

奇妙的打树花，诗情画意的打树花，
我收藏了你。藏在锦盒，藏在心头。

我与老臣的文学追问
□薛 涛

■我之见 ■土地与生长

烛火之殇
——李大钊诗传 □峭 岩


